
浅议当代女性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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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学的界限已经变得日益模糊，主要

表现为女性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女性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

众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议题，在这种情况

下，女性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日益不确定，女性学

正逐步成为一个边界不断扩大的专门化的学科，

多学科的渗透使得其研究范式也日益多元且丰

富，这一现象不只局限于中国，更成为一个世界

性的现象。
女性学作为关注人的新兴学科，与青年学、

老年学等其他新兴学科一样，是在某些传统学科

的交叉点与边缘部分重合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

起来的，跨学科性并非其独特性。在传统学科边

界和学科范式日益受到撼动的今天，我们不能简

单地认为女性学就是跨学科地研究女性的本质、
生存状态与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他诸

多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往往也关注人的本

质、生存状态与发展规律，比如生理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对一个专门领域

的研究，女性学是其他学科所无法代替的，虽然

有一些其他学科也研究女性，但它们并不是对之

进行系统、细致和学科立场的研究。如果仅此为

据来反驳前述学科，彰显女性学学科的独特性，

似乎显得说服力不足。
女性学不是遵循传统学 科的逻辑体 系来发

展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本土情境中出现

“女性学”一词 ，到现在对这 门学科的各 个领域

各个层面进行研究，是与现实社会中涌现的大

量与女性相关的现实问题有关，因为这些问题

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它。因此，如果

仅用传统的学科逻辑来表述是不足够的。女性

学学科的独特性不能单纯从传统学科逻辑层面

进行探讨，而应该 以学科为本 位，强调规范 性，

注重演绎，由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去建立与起

始概念相互连接的下位概念，从而逐步构建起

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伴随着社会转型，科学发展

的整体形态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学科领域化

与领域学科化的现象也不断提醒我们学科的边

界已日益模糊[1]，女性学学科不能再固守学科评

判的传统标准。这种具有典型近代科学观色彩

的“体系构建”的学术逻辑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科

学研究中正日益被“问题逻辑”所代替。该逻辑

注重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具体现实问题，致力于

收集、归纳和研究这些问题，由此讨论本学科应

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由问题为导向构成学

科的基本框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知识：传承或

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在传授

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

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分

析和研究问题时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

以问题为主导。 [2] 吉登斯曾指出：“我不太赞成

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们最好是

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人们不应当

感 到 有 某 种 义 务 或 责 任 局 限 于 某 一 特 定 的 领

域，或者被视为是某一个学科的学者。”[3] 这种

不受限于传统学科分界，而以问题为导向，将学

科之间的关系重新组织起来，混合了不同学科

知识的研究即为后学科研究。后学科研究提供

了更加富 于变化和创造性的方法来探究和界定

研究对象。
女性学的学科独特性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生活

中大量与女性相关问题的既有研究、审视、分析、
反思、梳理、归纳与总结的结果。女性学作为一门

经验学科，女性学关于女性既定事实所形成的知

识，其原初形态就是本土知识。如果没有深切的

本土关怀，女性学容易丧失经验事实所蕴含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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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生活形态、文化内涵及行动意义。同时，作为一

门基础理论学科，女性学学者有义务有责任不断

增强中国女性学的理论自信，关怀不同时空、文

化、结构背景下的本土知识，从中国丰富的本土

实践中有意识地去概括与提炼出一般性的概念

和命题，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与发展女性学的本

土中层理论。这些中层理论在保持警醒的批判性

的同时，更应该具备积极的建构性，需要有力地

回应不同年龄、民族、阶层、地域、文化背景下的

女性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与个体化进程中所面

临的不确定风险以及适应、生存和发展问题。作

为一种能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及中

国妇女经验性命题联结起来的至关重要的载体，

这些中层理论应该能够讲述好中国妇女的故事，

并对解答全世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借鉴

与指导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学科的内涵与特性告诉

我们，学科不只是认识的工具，更是社会对知识

进行分类、组织和促进知识发展的工具。学科的

外在建制与学科的内在建设理应同步进行。如果

忽略学术刊物、学术共同体、行政编制、资金支持

及人才培养等学科外在条件，就容易导致女性学

学科建设的空心化和空壳化。在淡化学科界限、
重视领域性的学科建设的国际学科发展趋势下，

女性学学科的外在建制显得更为关键。所以，就

需要我们秉持一种由外而内的女性学学科建设

路线，这或许是现今特殊社会情形下的一种更为

有效的策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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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 性别特色资源库基本框架探索

戴 昭①

女性 / 性别特色资源库是女子高校图书馆将

馆藏特色资源建设与女性 / 性别学学科发展进行

跨界融合的产物，在服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推动女性 / 性别特色资源的共建共享与融合开放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女性 / 性别特色资源库基

本框架的搭建能够明确资源库的收录范围，指明

资源库的建设方向，是建成完备的女性 / 性别特

色资源库的基础性工程。

一、 女性/性别特色资源库建设状况简

要回顾

（一）高校图书馆基于特色学科建设特色资

源库的优势

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多以打造特色学科为突

破点，构建符合学校特色的学科体系。图书馆作

为高校的资源中心，做好特色资源建设是提供学

科服务的基础内容。建设特色资源库可以将特色

学科的相关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学科服务提

供知识支持。
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三大支柱之一，高校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较强的技术力量和

高端的人力资源，在特色资源库建设方面具有一

定优势。1998 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CALIS）正式启动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建设，

掀起了各大高校建设特色资源库的热潮，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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